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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19日上午，我特意从城里住

处打电话给久违的好友曲文新，问他近来

的身体状况如何，能否参加第二天举行

的纪念《清华校友通讯》复刊30周年座谈

会？很想借机约他见面“话疗”。他当即

回答：“身体很好，肯定参加！”在次日

上午的座谈会上，他作为《通讯》复刊后

的首任编辑，在发言中畅谈了当时编辑出

版工作的情况和体会，并对继续办好《通

讯》提出了具体建议，言之有物有序有理

有情。中午聚餐他的胃口也不错，还不时

和同桌的老友侃侃而谈。临别时，我们相

约过一段时间再相聚。这次相见，看到他

面色红润，声音洪亮，精力充沛，根本不

像一个身染沉疴（肺癌）已近八年的病者。

而且我相信他已超过最长存活期（一般五

年），照理可以带病生活更长时间。但是，

7月1日上午，我却突然接到曲兄

已于凌晨去世的噩耗，令我惊愕

不已。谁能想到，3月20日一起开

会、吃饭竟成永诀！

我与曲兄相识于1975年春。

当时他从水利系调至学校党委办

公室任职，和我一样主要从事文

字秘书工作，并从此开始了同在

一屋朝夕相处、合作共事长达8

年的历程。他虽然比我小一岁且

低一年级，但在为人处事上却比

我成熟老练。因为他在水利系曾

先后担任团委代理书记、党总支委员、学

生工作组组长等要职，积累了丰富的工作

经验，而我却只是一介“布衣”，此前没

有当干部的经历，因此好多事情我愿意向

他请教。而且，他为人耿直仗义，爱憎分

明，心胸坦荡，诚实善良。虽然天生一副

大嗓门，又有点急脾气，往往不平则鸣，

人称“炮筒子”，但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更不屑于追名逐利，可谓“有君子之风，

而无小人伎俩”，是一个可以同甘共苦、

值得信赖依靠的朋友。我和他十分投缘，

在工作中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在思想上

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结下了堪称“同志

加兄弟”的真诚友谊。1983年6月，他随

党办主任何介人一起调入经管学院，后升

任副院长，虽然不再共事，但一直保持联

系。退休后还一度成为“麻友“，每隔一

又一只鸿雁飞向天国
——悼念好友曲文新

○孙殷望（1961电机）

2010年3月20日，在《清华校友通讯》复刊30周年座谈
会上，曲文新学长（中）发言，左为孙殷望，右为周家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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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就和几位老友相约，在各家轮流

打一次麻将，边玩边聊，怡然自乐。

在我和曲兄共事和交往的过程中，给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办事特别认真。比如，

1980年2月1日，学校成立校友联络处，决

定《清华校友通讯》复刊。当时，虽然有

一个编辑组，但从复刊号（复1期）开始

的最初几期，具体的编排出版事宜基本

上是由他一人承担。除了参与组稿和改稿

的工作，他从划样、排版到校对样样亲

为，并盯在印刷厂直至装钉成册方才“收

工”。当时没有电脑，全靠手工，每一道

工序他都极为认真细致地完成，紧张的时

候一天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付出了极

大的心血和精力，体现了高度负责和乐于

奉献的精神。可以说，在《清华校友通

讯》复刊的初期，他是编辑组内贡献最大

的“首功之臣”。又如，他调任经管学院

之后，不仅长期主管学院的行政、后勤、

财务等工作，而且长期担任“经济法”、

“法律基础”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又是该

院高级管理培训业务的“开创者与奠基

人”，在学院由初创到成为国内领先的发

展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大学学的

专业是水利工程，做编辑，搞行政管理，

讲经济法等课程，均是“外行”，但他凭

着“认真”二字，干一行，爱一行，学一

行，钻一行，且行行出色，实属难能可

贵。诚如王安石诗句所云：“成如容易却

艰辛”。再如，他退休时即被查出身患肺

癌，动手术后，又几经化疗，其经受的病

痛和折磨难以名状。在长期与病魔抗争的

过程中，他不仅一直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

态，而且突出表现出了认真和钻研的精

神。有一年春节，我和原校党办几位女同

事到他家拜访，以表慰问祝福之意。当时

他十分高兴，主动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抗

癌心得，并拿出一大张上大学做“画法几

何”作业时用的印有很多小格的纸，上面

用不同颜色画有几条曲线，分别代表着自

己这几年病情变化和治疗、调理过程的运

行状态。他按图释意滔滔不绝。并认为，

体内的癌细胞不可能全部杀死，但要掌握

他的运动规律，不能让它停积在一处，否

则就会形成肿瘤，并以此来决定何时去化

疗。他还总结出一套自我调养的饮食和营

养的搭配经验。俗语说“久病成医”，他

被很多人称之为“抗癌专家”确是名不

虚传。

在《清华校友通讯》复刊号的卷首，

有一篇题为《我们愿做一只鸿雁》的“编

者的话”，是由同样毕业于水利系、时任

《新清华》编辑的徐葆耕所撰。文曰：

“我们愿做一只回旋于校友之间的鸿雁，

把遍布三十个省市乃至五大洲的清华校友

沟通起来，传布佳音，交流学术，增进友

谊，促进母校的发展，促进祖国的四化建

设。”这代表了当年所有编者的心声。时

光荏苒，30年过去了，如今物是人非，令

人感慨系之。当年作为《通讯》编者之

一的张正权（时任《新清华》主编），早

已于1991年冬先行离世；而被誉为“清华

才子”的徐葆耕也于今年3月14日匆匆告

别；如今，第三只鸿雁曲文新又飞向天

国！古人云：“人固有一死”，但总觉得

他们离去得太早、太可惜！若干年后，包

括我在内的其他几只鸿雁，也会陆续离

去，与他们在天国重逢，这是不可抗拒的

自然规律。但愿届时我们仍然是一只只飞

翔于天国、沟通天上与人间的鸿雁……

怀念师友


